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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《列異傳》曰：



「漢夫人、馮夫人病亡。靈帝時，有盜賊發塚，七十餘年顏色如故，但小冷。其姦通之，至鬥爭相殺，竇太后家被誅，欲以馮夫人配食。下邳陳公達議，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，屍體穢污，不宜配至尊。乃以竇太后配食。」



他靠近被粉紅色絲被蒙住的玉床，絲被呈現出一個女人軀體的輪廓。



他緩緩地掀起 女屍頭部的絲被，薄薄的絲被輕得似乎沒有一點重量，隨著絲被的掀起，一張美麗的臉露了出來。



「馮夫人！」他喃喃道，心跳急劇加快。



這是一張貴婦人的臉，美麗而又安詳，很難相信她已經死去了七十多年，她的臉色卻依然紅潤如生，長長的眼睫毛把一雙大眼睛緊緊閉住，她的嘴唇小巧如熟透的櫻桃， 微微向上嘟起，令人心神不定。



他的手輕輕撫過馮夫人的臉頰，嘴唇。



她的肌膚仍然彈性、光滑、柔嫩，經過這麼多年的流逝，她的美麗並沒有消失一點，只是肌膚冰冷，像一尊玉琢的麗人。



他一下子就把馮夫人屍體上的絲被扯到一邊，便看見了馮夫人完整的屍體。



她身著一套華麗的壽服，以粉紅色為主，明艷耀人。她就像剛剛睡去一般，自然、完美，散發出一陣幽香和被香燭薰過的氣味。



他又幾步跨到另一張被淡黃色絲被蒙住的玉床邊，迅速掀開絲被，也露出漢夫人的屍體來，與馮夫人一樣，她也容顏不變，秀美動人，卻看上去比馮夫人要年輕些，更像留待閨中的少女。



他把漢夫人的屍體抱起，和馮夫人並排放在一起，她們在他的眼裡卻是兩位熟睡的美人。



他在兩具女屍的中間躺下，他的手伸向馮夫人的胸口，揉撫著她。然後他把馮夫人的腰帶解開，把她的外衣從胸前敞開，但馮夫人的壽衣有很多層，他一層層敞開，直到他感覺到她的胸脯上只剩下一件薄紗內衣。



這時馮夫人美好的胸脯已經不能給幾乎透明的薄紗所遮住了，她乳房上的兩星紫紅的乳尖僵挺地頂住胸衣，清晰可見，散發著濃濃的香料味。



她的乳房豐滿圓滾，極有彈性，小而圓的乳頭像兩顆小葡萄，香艷誘人。



他的手從馮夫人胸口右側的衣襟縫處探了進去，所觸到的，是冰冷但是柔軟光滑的肌膚，他一下手抓住了馮夫人的左乳房，搓揉起來，他的手指緊掐住馮夫人深紫色的乳頭，用力捏著。



他的呼吸漸漸急促，他俯下身去，隔著薄薄的一層胸衣，一口含住了馮夫人僵冷的右乳頭，輕輕咬著。



他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撕開馮夫人胸口最後的紗衣，馮夫人的身體隨著他劇烈的動作 向上彈了一下，隨後她滑膩初凝的玉乳露了出來。



他隨後以最快的速度扒光了馮夫人所有的壽衣，馮夫人冰潔的玉體呈現在他的面前。



玉體橫陳，她是美麗而完整的。細細的腰肢、飽滿欲滴的乳房、豐圓的臀部、修長的玉腿，她的全身上下竟沒有一點瑕斑。



他也解掉了自己的衣服，緊緊抱住了馮夫人的屍體，他的嘴唇雨點般落在馮夫人嬌嫩冰涼的眼睛、嘴唇、玉頸、乳房、小腹上。



他銜住了她的乳頭，一個勁地吮吸，吃奶似的，他希望能品嚐到馮夫人的甘露。



他想像著懷中的馮夫人不是女屍，而是正值金色年華的貴婦。



他正吮吸馮夫人的奶汁，她的奶甘甜香濃，像是醞釀已久的乳酒，他飲著飲著，便要醉了。



他用力擠壓馮夫人嬌弱的乳房，用力吮吸馮夫人小巧的乳頭，馮夫人柔軟的屍體在他懷裡似乎漸漸開始有了感覺，有了溫度，他感到馮夫人柔嫩的乳房在逐漸僵硬、挺拔，而她的圓潤冰冷的乳頭已變得挺硬起來，硬如紫色的玉石。



他一味地從馮夫人的乳胸裡吮吸她的奶液，品味她的乳香，他把頭深深埋進馮夫人的乳蕾之間，呼吸她乳溝裡的香料和乳汁與燭煙混合的氣味。



他的動作更加狂暴起來，馮夫人冰冷的奶房正承受著他全部的力量。



他用手輕輕扳開馮夫人的眼簾，立時，她僵冷的大眼睛也顯了出來。



她的眼睛平平地睜著，漠然地盯著她身體的正前方，絲毫不理會她裸露的玉體和那個正在侵犯她嬌艷乳房的人。



他吻著馮夫人空洞的眼眸，感到胸中的慾火愈燃愈烈，他堅挺的衝動正一下一下的頂著馮夫人雪白僵冷的大腿根部。



他把馮夫人的屍身翻轉過來，讓她臉龐朝下，俯臥在他的胸前。



馮夫人脹鼓的乳房便緊緊壓在了他的臉上，她幽冷的乳溝正好蓋住了他的唇。



他的頭微微一側便可以吻到馮夫人嬌小的乳頭，他緊咬馮夫人的乳頭，喉嚨發癢，便又吮吸起來，他想要品嚐到馮夫人腫脹乳房內醞釀了七十多年的玉液瓊漿。



馮夫人的屍身緊緊貼著他，而他的情慾也越加強烈。他的陰莖已經不能控制，陰莖一挺一挺，開始向馮夫人兩隻玉腿之間的陰部挺進。



他很快就感覺到馮夫人的陰道是如此之狹緊，令他很難進入，於是他便更加用力，陰莖便一下一下進入馮夫人沒有知覺的玉體。



而他的一雙手纏住馮夫人的嬌軀，揉撫著她冰滑的背脊和美麗的豐臀。



馮夫人的雙腿緊閉，手臂平伸，她秀麗的臉頰美艷紅潤，完全不像是已經死去了七十多年的女屍。



她的肌膚還是那麼光滑雪白，冰肌無骨，豐乳香凝。女人最香艷的一切， 在馮夫人的嬌軀上毫無掩飾的呈現出來。



他已瘋狂到了極點，他鐵硬陰莖的衝動令他全身顫抖，他終於感到已經觸到馮夫人的花心。



馮夫人冰冷的陰道把他的陰莖夾得緊緊的，更令他產生亢奮的快意，他忍不住把馮夫人壓在身下，小腹立刻一下子收縮，陰莖暴脹，一陣精潮奔流，向馮夫人急射過去。



馮夫人的身軀隨著他的有節律的震動，也不斷的彈起來。



她的胸脯更加高聳，兩座迷人的玉脂般的乳房也不停的顫動，紫色的乳暈和圓滾的乳頭使她的冰肌玉骨更顯得雪白、香艷。



她的臉龐向後仰去，整個頭都懸垂在那玉床的外面，她秀美的長髮也不知何時被散開，像一掛瀑布般垂下，落在地面。



她的小腹緊緊繃著，平滑而又柔膩，她像一位把玉體奉獻給祭壇的美麗女郎，安詳平靜。



她的臀部正在承受著他身體的壓迫，她那比最美的女子還要神秘的陰道，正在包納著他的陰莖。而他也正在不顧一切的用他的精液，射向馮夫人生前能孕肓生命的美妙的胴體。



……



他漸漸放鬆了，終於伏在馮夫人的胸脯上，只是用嘴吮吸著她的乳頭，用左手 擠壓著她的另一隻乳房。



他睜開眼睛，就看見了仰躺在馮夫人身旁的漢夫人。她同樣美麗安詳的面容，比馮夫人卻多了幾分纖嫩、幾分嬌好。



他的右手緩緩伸進漢夫人胸口的衣縫，漢夫人的壽衣只有兩層，他很清楚自己的手指觸到漢夫人那薄薄一層貼身內衣的奇妙感覺。



他的手指用力撕扯遮擋漢夫人玉肌的薄衣，經歷了七十多年風霜的壽衣立即給撕破了，他的手便無阻擋地觸撫到漢夫人滑膩的乳膚。



漢夫人的乳房小巧而堅挺，圓滾而彈性，像剛剛出籠的大饅頭，不同的只是沒有一點熱度，她的全身如同這經過七十多年的玉床一樣，寒冷如冰。



他的手恰好能握住漢夫人的右乳房，輕輕擠捏著，他的手指緊緊掐住漢夫人花蕾一般的乳頭。



她的乳頭堅硬挺拔，俏皮似的微微上翹，她的乳蕾較馮夫人的豐乳要小一些，也許是她的年紀要比馮夫人小些的緣故吧，她的乳房更加秀麗，纖柔，就像新剝的雞頭肉，仍然鮮嫩無比。



這時他的嘴仍還是吮吸著馮夫人的奶汁，但他的手卻在漢夫人的胸脯上遊走。



他不停的搓捏漢夫人的乳房，他的手掌在漢夫人的乳頭上狠狠的摩擦，直至他感覺到漢夫人酥胸那僵冷了七十多年的白嫩乳房，已經被他的愛撫搓得逐漸溫暖起來。



他努力的搓著，揉著，漢夫人的乳房愈加彈性起來。



他感到由於他的瘋狂蹂躪，漢夫人乳房上的最表層皮膚，已經被他的手掌擦破，他的手指能夠觸到漢夫人皮膚下更加細膩柔滑的肌體。



他的手掌重重摩擦漢夫人的乳房，他的指頭幾乎摳進漢夫人滑膩的乳膚。



他已不滿足手上的感覺，於是他放棄了馮夫人的乳頭，而把頭轉向漢夫人。他的手從漢夫人胸側的衣襟處退出來，又把那衣襟的口子撕大，然後他的頭就從她的胸側處鑽進她的衣服裡去。



立即，他聞到一股濃烈的藥料和奶香混合的香味。他的嘴在漢夫人的胸脯上摸索，從漢夫人那早已被他撕碎的內衣缺口處找到了她的乳頭，他立刻便咬住了。



漢夫人的乳頭比馮夫人更為圓滾，乳蕾像小巧的珍珠，似要從她的乳尖滴落。她的美麗的乳暈圈兒在乳房上稍稍突了出來，散發著陣陣乳香。



他把漢夫人的乳頭含在嘴裡咬著，開始還小心翼翼的，但是隨著他的慾火重新被煽起，他也衝動而不可自抑，他變得狂暴了。



他使勁咬著漢夫人的乳頭，毫不憐惜地用牙齒嚼磨她纖細的乳頭根部，同時他的舌尖努力的舔舐漢夫人冰冷卻玉般光滑的奶峰，漢夫人堅挺的乳頭幾乎讓他給殘忍的從酥乳上咬下來。



他也像吮吸馮夫人的乳頭那樣吮吸漢夫人胸中飽脹的乳液，他興奮地吞噬漢夫人饅頭似的乳房，讓她噴香的乳房充斥他的整個口腔。



他完全放縱他的情慾，盡心享用漢夫人永不凋謝的嬌艷的屍身，他閉著眼睛，把自己想像成年輕的君王，正享受著美貌妃子的芬芳。



漢夫人頭枕著他的手臂，嬌喘微微，倦眼半閉。



而他卻用另一隻手解開漢夫人腰間的的長衣帶，敞開她的胸衣，把她的玉脂酥乳整個兒露出來。



他盯住漢夫人鮮艷的乳頭、白裡透紅的乳蕾，突然一口咬住了她的乳房，漢夫人隨著他的衝動，身子向後一仰，驚啼一聲，雙乳不斷顫動。



他死死咬緊漢夫人的乳尖，吮吸她的奶，漢夫人的乳房裡竟充滿了異香清甜的乳汁， 從她細小的乳孔緩緩淌出。



他擠壓漢夫人的乳房，漢夫人的乳汁也湧了出來，粘膩膩的流滿她玉樣的胸脯。



漢夫人半跪起來，彎下腰，低垂乳房，但她美麗的乳房並沒有顯得萎縮，反而變得更加飽滿，乳汁就從紅櫻桃似的乳頭一滴滴落下來，她的一隻手用力擠捏自己的乳房，每擠一下，她的全身就興奮得顫抖一次，她原本嬌艷的面頰就更加羞紅、動人。



而他就仰躺在漢夫人低垂的身下，含著漢夫人的乳頭，憑漢夫人的乳液滴落入他的嘴裡。



同時他除下漢夫人的所有裙子，把他陰部挺動的性慾攻入漢夫人柔不禁風的玉體。



他繼續佔有漢夫人那被他漸漸捂熱的乳蕾，這實在是她屍身上最迷人的部份，他的頭埋在漢夫人的乳溝裡，深深呼吸她的奶香。



他的舌尖滑過漢夫人淺淺的乳溝，然後又繼續大口大口吸吮漢夫人的乳頭，漢夫人冰肌玉骨的整個兒乳胸任憑他狂亂的慾望所侵犯。



漢夫人的一對美麗的乳房被他無情的蹂躪。她冰雪般的乳房上幾處擦破了皮，露出羊脂一樣的皮肉；



她最是嬌艷絕倫的乳暈周圍佈滿了牙痕，有好幾處乳膚已被咬破，乳尖無力的垂著；



她的乳頭的根部僅有一絲半縷的乳膚還和乳蕾相連，乳頭便歪向乳房頂端的一側，如同一朵在烈日下枯萎的小花。



但是，儘管她完美的胸脯受到了如此殘忍的折磨、破壞，竟然沒有一丁點血液滲出來。



也許是已經死去了七十多年的緣故吧，她的粉堆的乳蕾就像天然雕琢的白玉，雖然有一些瑕疵，但卻更加具有誘惑力，令人心醉。



他感到全身的激動已到了頂峰，而他的腦袋還留在漢夫人的胸衣裡面，他大口的喘氣，他的頭沿著漢夫人的雙乳向下移動的同時，他的嘴一路吮吻著漢夫人冰冷的肌膚。



當他的嘴在漢夫人狹窄的衣裙裡不能再移動分毫的時候，他就把頭伸了出來。



然後，他的手飛快地解開漢夫人腰間所有的帶子，扒光她的全部衣服。他終於能夠看見漢夫人冰清玉潔的胴體。



這真是他所見過的最完美的身體，雖然只是隔了七十多年的屍身，但漢夫人的絕艷仍不遜於任何美人，她甚至也超過了馮夫人的身體。



馮夫人的美麗是屬於豐滿型的，而她卻是另一種難以形容的脫俗出眾的美麗。



她嬌柔的酥乳，纖細的蜂腰，平滑的小腹，渾圓的豐臀，修長的雙腿，以及她美好的屍身的蒼白色，刺鼻的防腐香料味，濃膩的奶香，寒冷如冰的玉體，安詳寧靜的表情， 凌亂不堪的烏髮，無不令他心慟，令他嘆息，令他發出一陣陣瘋狂的呻吟。



他緊緊抱住漢夫人的胴體，嘴唇在她冰涼的櫻唇上親吻，吮吸她口內的香澤。



他的舌尖伸進漢夫人微微張開的小嘴，在她的嘴裡游動，舔食她的嘴裡殘餘的津液。



他的舌頭找到漢夫人的香舌，仍然充滿彈性，吐著芬芳。



他的快樂興奮到極點，他的聳立的陰莖挺硬，直直地戳進漢夫人陰道內，那兩隻美麗大腿之間的隱秘處。



隨著他一陣一陣的衝動，他和漢夫人的身體一起顫動起來。



漢夫人平滑的小腹緊緊貼著他，她的嬌軀被他暴烈的射精沖激挺得一次次彈起。



每當她的身子被他的陰莖頂起的時候，她的酥胸就高高聳起，豐滿的乳房顯得更加圓潤、柔滑。



她的美麗的頭向後微微倒去，一頭秀髮鋪開來，雙臂在胸脯兩側直直的平伸著，彷彿在用整個身軀容納他體內奔流不止的瘋狂精潮。



他用一隻手托住漢夫人的肩，讓她飽脹的乳房更加突出一些，他把漢夫人的香乳高抬，使她柔軟的玉胸成明顯的弧形。



漢夫人饅頭似的乳房像兩個飽滿的乳袋一樣，在她的香胸不住顫動，球狀的乳房似乎就要破裂，裡面的奶水將會傾瀉而出。



她的屍身成一彎美妙無比的曲線，包容著女性的一切陰柔、嬌好。



他的臉埋進漢夫人高聳的乳蕾裡，又一次銜住她的乳頭，吮吸起來。而他的腹部還緊緊貼在漢夫人身上，陰莖一次次挺進，終於他頂住了漢夫人陰道的最深處。



他把漢夫人圓滾的乳房一口含進嘴裡，不斷吞食，他的牙齒在漢夫人白玉般的乳房上磨擦、撕咬，折磨她，他的動作像是興奮得要把漢夫人嬌好的乳房整個兒吞下肚去。



漢夫人的乳頭被他努力的吸食，她最後幾滴粘膩的乳漿從她的乳孔滲出。



在她停止呼吸了七十多年以後，漢夫人還是用女性最甘甜的乳漿，哺育最後一個侵犯她玉胸，蹂躪她乳房的人。



他的精流終於不可抑制，射進了漢夫人的體內。漢夫人的屍身伴著他暴脹的陰莖一陣猛烈的巨抖，也微顫不已，他擁抱著漢夫人的身軀，注射他的精水，也吸食女性嬌艷的奶漿。



他懷裡的美人一動不動，而他卻和她瘋狂的做愛，他的精潮一洩不止，直至疲軟下 來。



＊＊＊



後話：



《屍通》是小生五年前寫著玩的，同時寫的還有《喜兒》、《欲魔》，當時寫這些只是自娛自樂，來點少年的綺夢與假想而已，後來覺得這三篇都不滿意，便試著把三篇的內容選取出來合成一篇，加上幾經修改便有了《紅顏乳》。



《紅顏乳》其實也不是一個完全的篇章，只是小生再也想不下去，少了思維，文章也就一直沒有結束。



昨天很偶然的發現了這個地方，「冰美人」這名取得妙，有化腐朽為香艷的之感，內容也不錯，分成了幾個小塊，有各取所好之意。



小生喜歡，希望這裡能給我靈感，把文章續完。只是小生偏好唯美的東西，文章也罷，圖片也罷，越美越好。但見這裡的有些東西看了實在美不起來，有想吐的感覺，不知是否背離了「冰美人」之本意呢？



當然這只是個人看法，言語不當還請各位見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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